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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 、民主共和制度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立的社会

大转型时期 ,蔡元培为适应政体转变 、清除封建流毒 、确立民国教育宗旨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而采取的种种举措 ,既考虑到了民初社会的现实环境 ,又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 ,大局在

胸 、高瞻远瞩 ,为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蔡元培“公忠体国”道德风范和“能者在职”用人

原则的影响下 ,教育部吸纳了一大批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新 、有学识 、朝气蓬勃的热心

教育人士 ,形成了民主 、高效 、廉洁的办事风气 ,这是民初教育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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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Yuanpei and Education Reform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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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 ion f rom the feudal autocracy to democratic

republic in China , Cai initiated , w ith a broad and long-term view of both the nation' s future

and the social reali ties at that pe riod , a series of refo rms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social

change , remove the feudalist dreg s , establish education aims of the Republic and develop ed-

ucation at all levels ,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 r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Inf luenced by

Cai' s moral standard of “ loy alty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rinciple of “capable people in pow-

er” , the M inist ry o f Education at t racted a larg e number of enthusiastic educators w ho w ere

mainly returning students wi th new ideas , learning , vigo r and vitali ty , who developed a

democrat ic , ef ficient and honest sty le of w ork , which provided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significant success of the education reform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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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 1月 3日 ,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

任教育总长 ,至 3月 22日蔡元培在教育部召开全体

人员会议 ,宣布新政府不久将在北京成立 ,南京临时

政府教育部暂时解散 ,以待交替 ,在任 70天 。[ 1] 3月

29日 ,蔡元培被唐绍仪内阁再次推举为教育总长 ,

至 7月 14 日袁世凯令准辞去总长一职 ,在任 107

天。两次在任不足半年 ,而第一次任内还受派作为

专使北上迎袁 ,前后一个月 。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

长 ,蔡元培实际主持部务不足 150天 。从 1912 年 1

月至 1928年 6 月的 16年间 ,先后有 27人(暂代除

外)近 40次出任教育总长一职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

教育总长中 ,何以蔡元培被尊奉为民国教育的奠基

者? 蔡元培在短短 5个月内的所作所为影响中国近

代教育的发展至深且远 ,原因何在 ?在纪念辛亥革

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 ,这一历史课题仍然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 。

一 、坚定的政治信念与中西

兼容的学理体悟

与清末民初众多的有志于改造封建教育 、建立

近代新式教育的志士仁人相比 ,蔡元培是一位投身

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家;与同一时期众

多的民主革命志士相比 ,蔡元培又是一位对传统教

育和近代新式教育有着深刻体悟的教育家 ,这种一

身而二任的特殊经历 ,是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

完成的 ,可以说 ,特殊的经历是蔡元培得以成为民国

首任教育总长的重要条件 。

早在 1895 年 4月 , 《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

息传来 ,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不久的蔡元培深受刺激 ,

他在日记中写道:“聚铁铸错 ,一至于此 ,可为痛哭流

涕长太息者也!”
[ 2]
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从传统封建

仕途觉醒 ,再也无法埋首于考据 、辞章的旧学之中 。

翻检他这一时期的日记 ,他大量购置阅读介绍域外

情况的各种书籍报刊 ,努力了解世界事物。从《朔方

备乘》 、《游历日本图经》 、《游历古巴图经》 、《海国图

志》 、《瀛环志略》 、《环游地球新录》 、《西学书目表》等

国人编著的社会科学书籍 ,到《电学源流》 、《电学纲

目》 、《电学问答》 、《化学启蒙初阶》 、《光学量光力器

图说》 、《几何原本》等译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 ,他

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知 ,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知识

结构和对国情 、世界情势的认知图景。1898年秋 ,

亲眼目睹维新运动由轰轰烈烈而终至失败的蔡元

培 ,已对清政府的所谓改革完全失望:“孑民是时持

论 ,谓康党失败 ,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 ,而欲以

少数人弋取政权 ,排斥顽旧 ,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

北京政府 ,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 ,而愿委身于教育

云 。” [ 3]回到家乡后 ,蔡一方面投身新式教育机构的

创办 ,实现他“培养革新人才”的初衷 ,另一方面 ,则

是积极联络同志 、组织队伍 ,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积

蓄力量 、制造舆论 。1898年 12 月 ,蔡元培受聘担任

绍兴府中西学堂总理 ,这是他投身新式教育之始。

在前后近两年的办学实践中 ,他手订学堂规章 ,编印

《切音课本》 ,创办学堂图书室 ,多次赴杭州聘请中 、

外教员 ,托人在东京为学校购买理化仪器 、标本 。作

为浙江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 ,绍兴府中西学堂

办的有声有色 ,对青年学子产生很大影响 。曾经在

该学堂就读的蒋梦麟回忆说:“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

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 。我一向认为

地球是平的 。后来先生又告诉我 ,闪电是阴电和阳

电撞击的结果 ,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

雷的成因也相同 ,并非雷神击鼓所生 。这简直使我

目瞪口呆 。 ……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 ,像是烈

日照射下的雪人 ,一个接着一个融化。”
[ 4]
与此同时 ,

蔡元培应嵊县 、诸暨官绅之聘兼任二戴书院 、剡山书

院和翊志书院院长 ,拟订《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 ,积

极参与绍兴地区旧式书院和私塾的改造工作 ,日记

中留下大量记载:“宋家楼书塾开学 ,随六叔父及从

弟宝庼 、兄子学琦往” , “斗门辨志义塾开学 ,与朗轩 、

古琴前往” , “容山养蒙书塾开学 ,往”。[ 5] 这一时期蔡

元培还先后草拟《绍兴推广学堂议》 、《浙江筹办学堂

节略》 ,为绍兴地区和浙江省新式学堂的创办筹谋规

划 。

1901年 5月 ,蔡元培来到上海 。这是一个比绍

兴 、浙江更为广阔的组织革命力量 、培育新式人才的

舞台。1901年 9 月 ,南洋公学特班开学 ,蔡元培受

聘为总教习 。在特班 ,蔡元培融合书院与学校之长 ,

“指导之法 ,稍参书院方式 ,学生每人写札记 ,由教员

阅批” 。“课程重西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 。
[ 6]
曾

在特班学习的黄炎培很好地概括了乃师此时活动的

特点:“斯时吾师之教人 ,其主旨何在乎 ? 盖在启发

青年求知欲 ,使广其吸收 ,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 ,

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 ,而民犹蒙昧 ,使青年

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 ,一人自觉 ,而觉及人人 。其

所昭示 ,千言万法 ,一归之爱国。”
[ 7]
1902年 4月 ,中

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 ,蔡元培被推举为首任事务长 ,

以后又多次连任 。中国教育会是 20 世纪初国内很

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革命团体 ,它“表面办理教育 ,暗

中鼓吹革命” 。
[ 8]
其创办“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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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智识 ,而增进其国家观念 ,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

础为目的” ,初设教育 、出版 、实业三部 ,后增设军事

教育部。[ 9] 1902 年 9 月 , 爱国女学成立 , 11 月 26

日 ,爱国学社举行开学仪式 。蔡元培参与了这两所

学校的创办并任爱国女学总理。爱国女学“以教育

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 、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

旨” 。而爱国学社以“重精神教育 ,重军事教育 ,而所

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为宗旨 。[ 10]

在爱国女学 ,蔡元培“不取贤妻良母主义 ,乃欲造成

虚无党一派之女子” 。在爱国学社 ,他“公言革命无

所忌……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 11] 此时的

蔡元培“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 。觉得革命只有两途:

一是暴动 ,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

训练 ,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

宜 ,于爱国女学 ,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 12] 至 1907年

赴德留学前 ,蔡元培在上海参加的教育活动还包括

起草《师范学会章程》 ,参与筹办绍兴公学 ,担任绍兴

学务公所总经理 、青年学社总教习;兼任商务印书馆

编译所所长 ,手订国文 、历史 、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

辑体例 ,参加《最新修身教科书》编订工作;促成上海

震旦学院的创办 ,等等。先后编译出版《学堂教科

论》 、《哲学要领》 、《妖怪学讲义 ·总论》等。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 ,他学习日文 、拉丁文 、德文;结合办学实

践购置 、研读大量教育学 、心理学 、哲学书籍。日记

中的有关记载随处可见:“普通学书室购书:《化学定

性分析》 , 《和文论理学》 , 《白话丛书》 , 《保全生命》 ,

《千百年眼》(1901年 7月 29日)” ;“(托)叔蕴代购

和文书:《教育学书解说》二册 ,《小学教学法要义》一

册 , 《宗教新论》一册 ,《新式教授学》一册 ,《实用教育

学》一册 , 《族制进代论》一册 , 《教授法讲议》二册 ,

《宗教进化论》一册(1901年 11月 21日)” ;“州髓借

书:《论理学》 , 《代议政体》 , 《进化新论》 , 《社会学》

(1903年 2月 6日)” 。[ 13]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的

蔡元培在努力研读日本和西方教育论著的同时 ,对

中国教育史上一些教育家及其教育主张也给予重新

评价和诠释。他在 1901 年 6 月 16 日的日记中写

道:“阅颜氏(指颜元 ———引者)学记 ,力矫宋明诸儒

明心见性之谈 、著书传道之习 ,而以躬行用世为的 ,

可谓佼佼铮铮者矣。其释格物为学三物 ,即以此为

学程 ,证之以四教三事六府 ,盖即今所谓普通学者

也。由是而推暨之于兵农礼乐为专门学 ,则偏重政

治学 ,于哲学则未遑及也 。今表其学科如左(后):六

德———心理学;六行 ———伦理学;六艺———礼 ,法学;

乐 ,美术;射 、兵 、御 ,体操;书 、农 ,名学;数 ,算术。”在

同月 18日的日记中又大量摘录颜氏的重要观点 ,并

写下“吾国儒者则只知举业耳 , 于物竞之道何如

也”
[ 14]
的学习体会 。也许 ,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

化和教育的明辨择善 ,使他在执掌邦教之后 ,能明确

宣布“旧学自应保全 。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 [ 15] 的

政见。

在创办学堂 、研习教育理论和广泛参与各种教

育改革活动的同时 ,蔡元培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推翻

清廷 、抵御列强的各种活动。1903年 12 月 ,联络同

志 ,组织对俄同志会 ,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

日报》)。1904年秋 ,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暗杀

团 ,秘密试制炸弹 。1904 年 12月 ,组织光复会 ,被

推为会长 。1905 年 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 ,并受孙

中山委托 ,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可以说 ,在思

考中国前途和从事培育人才的双重探索和实践中蔡

元培度过了从甲午至丙午的整整 12年 。就个人而

言 ,12年间 ,蔡元培实现了两大转变 ,一是由传统士

人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的转变 ,二是由私塾先

生向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 。推

翻封建专制统治已成为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 ,而

“委身教育”则成为他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二者在

实践中又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绍兴到上海 ,

活动空间的转移不仅带来了交往范围的扩大 、学术

视野的开阔 ,也为蔡元培获得革命元勋和教育大家

的双重声誉奠定了人脉 、积累了学术资本 。

但是 ,蔡元培并未就此止步。根据自己对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刻领悟 ,他已不满足通过译本和

凭籍初步阅读能力从日文报刊书籍中获得有关知

识 ,他等待着时机 ,希望能走出国门获得对西方文化

教育的亲身感受。1906年 6月 ,蔡元培得知清学部

有派翰林院编修 、检讨出洋留学的消息 ,积极活动 、

多方打听。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弟此次进京

销假 ,本为最不安之事 ,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 ,抱之

数年 ,竟不得一机会 。忽见报载学部有资送翰林游

学东西洋之举 ,不能不为之心动 。 ……弟数年来 ,视

百事皆无当意 ,惟此游学一事耳”。
[ 16]
那么 ,为什么

“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呢 ?在《为自费游学德

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蔡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窃

职素有志教育之学 ,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 ,多仿日

本 。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 ,为德国海尔伯脱派(赫尔

巴特———引者)。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福禄

贝尔———引者)。而强迫教育之制 ,亦以德国行之最

先 。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 ,每人口千人中 ,占百六

十一人 。欧 、美各国 ,无能媲者。 ……职现拟自措资

费 ,前往德国 ,专修文科之学 ,并研究教育原理 ,乃彼

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 。冀归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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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17] 从呈文中可以看出 ,

蔡之留学德国的宿愿 ,是出于对 20世纪初世界教育

发展潮流和大势的把握 ,是出于对中国现实教育改

革需求的理解。他之决心要去德国留学 ,意在从源

头上考察现代教育的真谛 ,为改革传统教育 、建立现

代教育寻求出路 。

由于种种原因 ,蔡元培的赴德留学迟至 1907年

6月成行 ,这一年他已 41岁 。留学经费全靠自己筹

措 ,当家庭教师 ,为商务印书馆编书 ,用蔡元培的话

讲是过着“半佣半丐之生涯” 。
[ 18]
尽管如此困顿 ,他

却以苦为甘。7月 11日到达柏林 ,第一年主要在柏

林学习德语。从第二年起 ,入莱比锡大学听讲。在

3年多的时间里 ,选修了近 40 门课程 ,而重点是哲

学及哲学史 、实验心理学 、文明史 、美术史 、德国文化

史等 ,特别是冯特和兰普来西的课 ,几乎每学期都

选。他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留德期间虚

心体察 、上下求索的学习情景:“来此已逾三年 。拾

取零星知识 ,如于满屋散钱中 ,暗摸其一二 ,而无从

联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 ,而曾不名一钱;欲

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 ,而顾东失西 ,都无着落 。

惟终日手忙脚乱 , 常若债负 , 与日俱增 , 而不知所

届。”[ 19] 听课之余 ,蔡元培“暑假中常出去旅行” ,音

乐厅 、植物园 、歌剧院 、美术馆 、博物馆 、中小学校园 ,

“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 、美术的熏习”。
[ 20]
四年的留

德生活 ,蔡元培寝馈哲理 ,广稽博采 ,融贯新知 ,探本

穷源;他的目标 ,似乎不在于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

而是力图从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理解和把握西

方近代文明的源流。也许正是留德期间这种超功利

主义的学习态度和对哲学 、美学 、世界文明史的比较

研究 ,提升或者说进一步形成了他恢宏的气度和宽

厚平和的学术风格 ,使他能以平等的 、不抱成见的态

度对待包括教育理论在内的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从

这个意义上讲 ,尽管留德期间没有具体地研习前面

提及的赫尔巴特或福禄贝尔的教育学说 ,但是 ,这段

留学经历使蔡元培得以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 ,使他

具备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视野 、学识和境界 。这

一时期他先后编译出版的论著 ,如《伦理学原理》 、

《中国伦理学史》 、《中学修身教科书》等 ,都体现了这

种学术涵养的升华。

四年留德生活 ,蔡元培一直保持着与国内革命

同志的联系 ,这一时期的日记和函电 ,留下了这方面

的大量材料。留德四年 ,对于蔡元培来讲 ,还有一个

重要收获 ,那就是他得以建立了一个以留德 、留欧学

人为主体的人脉网络 ,如齐寿山 、钱君轶 、虞锡晋 、贝

寿同 、顾兆熊 、宾敏陔 、马君武 、夏浮筠 、张谨 、陶孟

和 、薛仙舟等 ,都与他过从甚密。其中的前五人归国

后成为他组建民初教育部的重要成员 ,而另外一些

则多成为他日后教育生涯中的同事和伙伴 。

1911年 10 月 13 日 ,远在德国的蔡元培 , “阅

报 ,知革命军已克武昌 、汉阳”
[ 21]

, “为之喜而不寐。

……一方面愧不能荷戈行间 ,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

大局旦夕可定 ,日盼好消息”
[ 22]

。在匆匆办好归国

手续后 ,11月 13日 ,蔡元培结束了留学生活 ,绕道

西伯利亚回国 ,满怀激情与理想 ,投身于创建中华民

国的伟大实践。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历史性飞跃的重

大转折关头 ,在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历史潮

流中 ,一位站在世界学术前沿 、志向坚定 、中西兼容 、

一身而二任的革命家 、教育家 ,就成为时代的选择。

二 、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

1912年 1 月 1 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孙中山

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

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 。《宣言》指出:“临时政府 ,

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

毒 ,确定共和 ,以达革命之宗旨。”[ 23] 此后 ,陆续颁布

了一系列改革政治 、军事 、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法令 ,

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夺得了政权的资产

阶级革命先行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与封建

专制主义决裂 、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新中国的高昂精

神 ,为民初的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月 3日 ,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

总长 ,1月 9日 ,教育部正式成立 。在此后短短 6个

月的任期内 ,蔡元培高瞻远瞩 、大刀阔斧地采取了诸

多改革措施 ,为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荦N

大者有:

1.在战乱中稳定 、改革 、发展教育

当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碑亭巷借来的三

间仄隘简陋的办公室里规划民国教育发展蓝图时 ,

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当时正值战争

时期 ,南北尚未统一 ,各地军队占据校舍和教育机关

房屋者所在多有 。京师大学堂师生星散 ,清华学堂

已停课半年 。即使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南京 ,也有

几十所学校和江南图书馆不得不由陆军部派兵士予

以保护 。兵燹之外 ,教育经费的求告无门 ,更使各级

学校如雪上加霜。清末由各省和中央派赴海外的留

学生 ,因政体变更而骤断经费来源 ,函电交驰 ,嗷嗷

待哺。因此 ,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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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校的正常秩序和稳定全国大局 ,就成了民国教

育部的当务之急 。
[ 24]

1912年 1月 19 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

《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 ,电文指

出:“民国既立 ,清政府之学制有必须改革者 ,各省都

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之急当恢复 ,发临时学校令 ,

以便推行……惟是省自为令 ,不免互有异同 ,将使全

国统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 ,至为可虑。”[ 25] 《通令》除

强调各地小学 、中学 、师范学校应尽快限期开学外 ,

其重要内容还包括:(1)清末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 ,

监督 、堂长一律改称校长;(2)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

校;(3)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 ,清学部颁

布之教科书 ,一律禁止使用;(4)小学读经科一律废

止;(5)注重小学手工科;(6)高等小学以上 ,体操科

应注重兵式;(7)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始应兼

课珠算;(8)中学不分文 、实科;(9)中学及初级师范

学校修业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10)清末各学堂奖

励出身制度一律废止 。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同时

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进一步具

体规定了初等小学 、高等小学 、中学及师范学校的课

程设置 、各学年教授科目 、每周教学时数及各级学校

的暂行课程表。此后 ,教育部通电各省的类似文件

还有:1月 29日 ,通电各省都督府“社会教育亦为今

日之急务 ,入手之方 ,亦先注重宣讲 ,即请贵府就本

省情形 ,暂定临时宣讲标准 ,选辑资料 ,通令各州县

实行宣讲 ,或兼备有益之活动影画 ,以为辅佐” 。[ 26] 3

月 2日 ,致电各省 ,在高等以上学校规程尚未颁布

前 ,应照旧章办理 ,唯《大清会典》 、《大清律例》、《皇

朝掌故》 、《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科目 ,须

一律废止;关于前清御批等书 ,一律禁止使用 。3月

5日 ,通告各省 ,速令高等学校 、专门学校开学。3月

14日 ,再次发出通告 ,凡已设立的优级师范 、初级师

范学校 ,应与高等学校 、专门学校一并开学 ,同时中

小学校也应从速筹办 。5月 8日 ,教育部要求各省

归还教育财产。同月 20 日 ,咨行各省催解所欠留

英 、留日学生的学费 。

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为稳定全国教育秩序所采

取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受战争影响而停课或关闭

的学校得以迅速恢复 ,大批新学校纷纷建立。据统

计 , 1912 年 , 全国学校数达 87272 所 , 学生数达

2933387人 ,与 1909年相比 ,学堂增加近 28000所 ,

在校人数增加近 130万人。不仅如此 ,上述措施中

所体现出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如废止小学读经科 、

废除奖励出身制度 ,社会教育要注重宣讲共和国民

之权利义务 , “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等等 ,事实上

成为民国教育的基本原则而得以保留下来 。[ 27]

2.为民国教育立一根本方针

适应政体转变是民初教育改革的最大历史功

绩 。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所领导的教育改革 ,从中

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 ,其最大的功绩是

适应了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

变的历史潮流。众所周知 ,教育宗旨反映着国家的

意志 ,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政体的变

革 ,清政府所制定的“忠君 、尊孔 、尚公 、尚武 、尚实”

的教育宗旨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 ,提出和颁布新的

教育指导方针是关系到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全局性

大事。1912年 2 月 ,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对于新教

育之意见》一文 ,提出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

教育的最大不同 ,在于前者“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

标准教育 ,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 ;而后者“教育家

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 ,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

育” 。他批评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 、“尊孔”两

项 , “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 尊孔与信仰自由相

违”[ 28] ,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

育 、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 、美感教育“五育”并

举为方针 ,并对上述“五育”的内涵作了详尽的说明。

蔡元培关于民国教育宗旨的意见 ,在教育界引起较

强烈的反响 。许多教育界 、文化界人士纷纷著文与

总长商榷 、质疑 ,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价值取向问题

的热烈讨论。同年 7月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

举行 ,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宗旨。9月 2 日 ,教育部

正式公布:“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 、军国民教育

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29] 可以看出 ,除

世界观教育未被采纳外 ,蔡元培的其余四项主张均

得到反映。

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 ,是中国近

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 ,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二个教

育宗旨 。与清末教育宗旨相比较 ,虽然前后仅相差

6年时间 ,但其内容却体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就

形式而言 ,道德教育仍被放在第一位 ,但是 ,“忠君” 、

“尊孔”这两条最能体现封建道德教育以至整个传统

封建教育特征的核心内容被取消了。蔡元培所标揭

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 、平等 、博爱”被奉为

新时期道德教育的圭臬 。实利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

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从清末教育宗旨延续下来的 ,

然而却被赋予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 、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 、收复国土 、抑制军阀割据的新的时代精神 。美

感教育的提出 ,尽管在当时受到冷落 ,但是它最终被

列入教育宗旨 ,不仅体现了蔡元培个人的高瞻远瞩

和理想化的个性特点 ,而且反映了在封建专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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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翻后 ,个性的张扬 、个人的价值受到重视已经被

提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这个宗

旨的形成和颁布 ,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历程

中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它所提

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虽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反复出现 ,但是 ,它所

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 、发展经济的迫切愿

望 、重视实用知识的积极态度 、突出个性发展的民主

意识等等 ,却被以后的事实一再证明代表了近代教

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 30]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初教育宗旨明确宣布取消

“忠君” 、“尊孔”以及他对宗旨内容的深刻阐述 ,在中

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近

代新式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线 。它的颁布在实

践中得以初步贯彻 ,至少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第

一 ,它使得“忠君” 、“尊孔”这两条封建教育最本质的

特点永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尽管封建专制主义的

流毒和影响经过辛亥革命的涤荡远没有在中国大地

上彻底根除 ,尽管辛亥革命后不久形形色色的“孔教

会” 、“孔道会” 、“孔社”又沉渣泛起 ,“尊孔教为国教”

的呼声也曾甚嚣尘上;但是 ,以后的事实一再证明 ,

在教育上扯起忠君的大旗 、祭起尊孔的法宝 ,再也无

法挽回封建教育的残局。“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

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的民主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并逐

渐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第二 ,它使得中国教育

界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 ,为教育理论 、教育学说

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既然“忠君”与“尊孔”都

被明确宣布取消 ,既然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将

被“自由 、平等 、博爱”等资产阶级的新道德规范所取

代 ,那么 ,一切从属于封建教育的旧思想 、旧观念 ,以

至于旧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受到全面怀疑 、批判

和一切新的教育学说 、新的教育理论 、新的教学内

容 、教学方法等受到欢迎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虽然这种对封建教育的全面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

理论学说宣传介绍的新高潮是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

逐渐蔚为大观的 ,但是 ,其源头却是从辛亥革命 ,特

别是从民初的教育改革开始的 。[ 31]

3.教育决策民主化的最初尝试及主要成果

在探讨蔡元培对民初教育改革的巨大贡献时 ,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

个问题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论者的理由是 ,临

时教育会议召开之际蔡已多次提出辞职 ,甚至未能

全程参加 。其实 ,民初教育部于 1912 年 7月 10 日

至 8月 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蔡元

培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这是作为教育总长

的蔡元培试图通过政府与民间交流的方式制定民国

教育大政方针的重大努力 ,会议召开的本身及其成

果对民国教育影响深远 。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

视角考察 ,可以说这是蔡元培提倡教育决策民主化

的最初尝试 。[ 32]

1912年 5月初 ,教育部即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的召开成立了专门筹备机构 ———临时教育会议事务

所[ 3 3] ;此后不久 ,通过媒介向社会各界通告将举行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讨论民国教育的消息;作为临

时教育会议的参与主体 ,议员的推举是至为重要的

一环 ,为此教育部精心制定了议员类别 、资格等相关

规定 ,力求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原则 ,要求各行

政区教育主管部门 ,作好议员推举等各项准备工

作 。[ 34] 特别要指出的是 ,教育部还专门制订 、公布了

临时教育会议章程九条和议事规则七章四十五条 ,

为临时教育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根据规定 ,各部门 、各省区推选出来参加全国临

时教育会议的议员总数为 94 人 ,各类议员的确定 ,

程序上基本体现了民主的原则 ,资格上也符合相关

规定的要求 。这是一个代表性较为广泛 、接受新教

育程度较高 、对世界各国教育有较多了解 ,而且 ,年

龄结构也比较合理的议员队伍 ,基本上囊括了民国

初年国内教育界的各类代表人物 。据统计 ,民初行

政区域划分为 22个行省和内外蒙古 、西藏 、青海等

地区。全部 22个行省和蒙古均派出议员参会 ,只有

西藏和青海 2个地区未有议员参加 。在总数 94人

的议员中 ,接受新式教育者至少有 78 人 ,比例为

83%。同时 ,有留学或赴外考察经历者甚多 ,这类议

员至少为 60 人 ,占议员总数的 64%。具有丰富教

育阅历的议员 79 人 ,占议员总数的 84%。议员平

均年龄约 35.18岁 。
[ 35]
这样一支议员队伍为会议各

项议案的科学性 、代表性和会议的顺利进行 ,提供了

组织上的保证。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准备 , 1912年 7月 10日 ,全

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 ,蔡元培致词开宗

明义指出会议的重大意义:“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 ,

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

会议 ,关系甚为重大 ,因有此次会议 ,而将来之正式

中央教育会议 ,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 。且中国政体

既然更新……此次教育会议 ,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

起点。”
[ 36]
很明显 ,蔡元培之所以特别重视这次会

议 ,是因为他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

点” ,他希望借助于政府与民间的对话 、沟通 ,集思广

益 ,为民国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这次讲话中 ,蔡

元培还就民国教育与专制时代教育的根本区别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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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家庭 、社会 、国家 、世界的关系 ,权力 、义务与责

任 ,关于民国教育方针 ,关于普通教育废止读经 、大

学废除经科 ,关于民国教育的取向以及中央与地方

教育行政权力的划分等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

些看法都成为大会讨论的重点 。

蔡元培是 7月 14日获准辞职的。就在获准辞

职的前一天上午 ,在临时教育会议举行的谈话会上 ,

议员们坚请他以总长的名义提出一个有关教育方针

的议案。下午 ,蔡元培与次长范源濂一起 ,主持了最

后一次部务会议 ,决定由参事厅根据蔡关于教育方

针的意见 ,以总长的名义起草一议案交临时教育会

议。前文提及的 9月 2 日公布的教育宗旨 ,即是临

时教育会议对这一议案讨论通过后由教育部公布

的。在这次会议上 ,次长范源濂表示:“暂时牺牲个

人之自由 ,维持部事 ,以待后任 。” [ 37]

事实上 ,虽然蔡元培未能全程参加会议 ,但是蔡

元培本人的巨大影响 ,以及他在全体与会议员中的

崇高威望 ,也由于他的副手范源濂对他召开这次会

议意图的高度认同和全力贯彻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取得圆满成功。首先整个会议气氛民主 、热烈 、和

谐 ,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其次 ,

会议所通过的议案 ,大多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法令文

献 ,对实际的教育活动产生影响。据统计 ,会议收到

提案共 92件 ,其中的 76件在以后的四年内先后形

成相关教育法令 、规程 79件。而像《教育宗旨》 、《学

校管理规程》 、《学校系统》 、《小学校令》 、《中学校

令》 、《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 、《大学令》等重要

法令 ,均在 1912年 10月底前 ,即会议结束不到两个

月就予以公布。在《学校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壬子

癸丑学制》作为民国前期的主要学制一直延续使用

到 1922年;而《大学令》及其他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

法令 ,也大多在 20 世纪 20年代以后才作进一步的

修改 。蔡元培在全国教育临时会议开幕式上曾预

言:“此次议决事件 ,如果能件件实行 ,固为重要关

系 ,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 ,将来亦必有影响。”
[ 38]
历

史已经证明 ,由蔡元培主持召开 ,并由其继任者完成

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从组织形式的探索 ,到会议形

成的议决案 ,都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长远

影响 。

除上述各项改革之外 ,短短的半年之内 ,在蔡元

培主持下 ,还有诸多重大举措出台 ,为了“提倡成人

教育 、补习教育起见” ,教育部增设社会教育司;“鉴

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 ,程度不齐” ,将其“改为大学

预科 , 附属于大学” ;制定全国大学发展计划 , 等

等。
[ 39]

综上所述 ,在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 、民主共和制

度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立的社会大转型时

期 ,蔡元培为结束战乱影响 、统一全国教育 、清除封

建流毒 、确立民国教育宗旨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而

采取的种种举措 ,既考虑到民初现实的社会环境 ,又

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 ,大局在胸 、高瞻远瞩 、

深思熟虑 ,为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公忠体国”的道德风范

建立一个高效率 、吸纳各方面新式人才的教育

部是摆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面前的一项重要任

务 。蔡元培主张 ,办教育部当与办社会事业一样 ,要

“为事择人” ,“能者在职” 。蔡元培在半年的任期内

能为民国教育作出那么多重要的贡献 ,这与他主持

民初教育部的人员构成和工作作风有极大关系 ,而

影响人员构成与工作作风的核心 ,则是蔡元培的道

德风范和人格魅力 。

众所周知 ,民国初年派系纷争 ,政党林立。在这

种情况下 ,如何能跳出政党 、派系之争 ,“给教育立一

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 ,是蔡元培首先考虑的问

题 。1912年 4月 ,蔡元培邀请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

长时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 ,至今读来让人唏嘘不

已 。蔡元培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 ,要撇

开个人的偏见 、党派的立场 ,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

慧的百年大计 。国民党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

我现在请先生作次长 ,也不是屈您作一个普通的事

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 ,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

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 ,不如现在我们共

同负责 。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 。我请出一位

异党的次长 ,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

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 ,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 ,是不

管这种反对意见的 。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它看法 ,

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 ,给异党 、给老蔡撑腰;可是 ,这

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 ,乃是为国家撑腰。

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 。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

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

的 。” [ 40]

如此肝胆相照 ,不仅使身为共和党员的范源濂

欣然应命 ,全身心地投入教育部的工作;而且 ,如前

所述 ,即使在蔡元培于 7 月 14 日获准辞职后 ,范源

濂仍表示“暂时牺牲个人之自由 ,维持部事 ,以待后

任” ,坚持把蔡元培倾心关注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

好 ,获得圆满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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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 ,范源濂回忆起民初的这段交往 ,仍然十

分动情:“蔡先生几次的这样说 ,他的真诚和热情 ,使

我终于接受了他的要求。这个决定曾经使不少更亲

近的前辈朋友们责备误会 ,可是我回想起来是没有

什么后悔的。在我们的合作期间 ,部里的人都是知

无不言 ,言无不尽 ,讨论很多 ,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 。

一经决定 , 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 , 办的事很

多。”[ 41] 而蔡元培自己也对民初在教育部与范的亲

密无间的合作终身难忘。1928年 4 月 ,范源濂因病

逝世 ,蔡元培赠送的挽联特意提及此事:“教育专家 ,

最忆十六年前同膺学务;科学先进 ,岂惟数百社友痛

失斯人。”[ 42] 所谓“最忆十六年前同膺学务” ,指的就

是他们在民初教育部的合作共事。

本着“为事择人” 、“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 ,蔡元

培对清末学部的原有官员 、职员 ,只要是拥护民主共

和政体 、有能力且愿意为新政权教育建设服务者 ,他

都大胆使用。1912年 5月组建的教育部由一厅 、三

司和三位参事组成。作为次长的范源濂不仅是一位

共和党人 ,还曾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除总长 、次长

外教育部共计 73 人。其中 ,路孝植 、柯兴昌 、高步

瀛 、常福元 、陈问咸 、毛邦伟 、林棨 、王章祜 、伍崇学 、

白作霖等多人皆曾在学部任职 ,担任教育部首任专

门教育司司长的林棨 ,也曾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 。

最能说明蔡元培不拘一格 、“为事择人”原则的是他

对王云五的赏识和重用 。时年 24岁的王云五没有

受过高等教育 ,因为曾做过几年教师 ,所以对教育颇

有心得 ,出于对蔡元培的信赖 ,就把自己平时关于教

育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刚被任命为

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真想不到此一建议书 ,从上海

邮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 ,不过十日左右 ,我便在南京

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蔡先生的

一封亲笔信 ,大意说对我所提供的意见认为极中肯 ,

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 。 ……是年三月 , ……我奉

派专门司第一科科长 ,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

植)为第二科科长 ,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浩)为第

三科科长 。 ……我在长官和同事间 ,资历最浅 、年纪

也最轻。”[ 43] 一位素未谋面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

年 ,仅凭一件建议书 ,就被委之为与学部员外郎 、留

学英国硕士同一级别的专门教育司科长之职 。蔡的

不拘一格“为事择人” ,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王云五不

负重托 , “我以一个初出茅庐 ,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

的青年 ,总算应付得宜……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 ,

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

的同乡后辈 ,我却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后进 ,同受蔡先

生的拔擢 ,侧闻蔡先生常引以自慰”
[ 44]

。

当然 ,在组建教育部的过程中 ,蔡元培最关心 、

最着力的是努力网罗那些富于革新精神 、有海外留

学或考察经历 、勇于任事 、热心教育的青年学者 。从

教育部所属各司 、科人事安排看 ,这种特色十分明

显 。据蔡元培讲 ,这 70多位部员 ,“一半是我所提出

的 ,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

所提出的 ,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 。[ 45] 现在收

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的许多电文说明 ,在组织教

育部的过程中 ,蔡元培吸纳归国留学生参加部务工

作的意识非常明确:4月 22 日 ,致电范源濂 、周树人

(鲁迅)等 , “昨日国务院成立 ,教育部亟须组织 ,请即

日北上 ,为盼” 。上海《民立报》在发表这段电文时特

加大字标题:“教育部求贤若渴” 。电文中提及的 26

人中 ,可考证的有留学经历者即占半数以上 。最能

说明蔡元培急迫心情的是 4月 27日连发三电 ,分别

致伍光建本人和夏曾佑 、张元济二人 。致电夏 、张二

位是请他们“转商” 、“转恳”伍光建迅速到京 ,就任教

育部专门司司长一职。伍光建(1866—1943),广东

新会人 ,字昭扆。1887年赴英国伦敦皇家海军学院

深造。回国后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后任南洋

公学总提调 、中国教育会副会长 ,为商务印书馆编写

理科教材 、英语教材多种 ,于教育学术颇有造诣 。蔡

元培所提出的人员中还有一些是江浙地区热心文化

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和他在南洋公学 、爱国学社时

的同事 、学生 ,如袁希涛(1863—1930),江苏宝山人 ,

号观澜 ,清末上海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积极提倡者;

夏曾佑(1863—1924),浙江杭州人 ,号穗卿 ,1902年

著《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 ,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第

一部著作;钟观光 ,浙江镇海人 ,字宪鬯 , 1902年与

蔡元培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曾一度任副会长 ,在

南洋公学 、爱国学社讲授理化;贝寿同 ,字季眉 ,蔡元

培任教南洋公学时的学生 ,留学德国专攻建筑;徐敬

熙 ,字惺初 ,亦为南洋公学学生 。范源濂提出的人

选 ,大多为具有实际教育行政经验者 ,主要是原在学

部任职的中下级学务官员。值得注意的是 ,这批人

仍以有留学经历者为主 ,如林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

治经济科)、路孝植(日本帝国大学农科)、马邻翼(日

本弘文师范速成科)、高步瀛(日本弘文师范速成

科)、毛邦伟(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等 。这样 ,民国初

年的教育部事实上成为东西洋归国留学生的大本

营 ,在蔡元培“能者在职”思想指导下 ,聚集了一大批

思想新 、视野开阔 、有学识 、积极肯干 ,朝气蓬勃的热

心教育人士 ,形成了民主 、高效 、廉洁 、认真的办事作

风 。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评论说:“教育部新旧杂

用 ,分司办事 ,已确有规模。 ……俨然有建设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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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鹤卿君富于理想 ,范源濂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

具调和性质 ,亦各部所未有 。”
[ 46]
鲁迅也曾回忆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 , ……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 ,觉

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 47] 时论对民初教育部革新

气象 、建设气象的赞誉 ,与当时主持部务的蔡元培

“撇开个人的偏见 ,党派的立场 ,给教育立一个统一

的智慧的百年大计”的抱负和道德风范有极大关

系。[ 48]

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中西兼容的教育经历 、学理

体悟 ,高瞻远瞩而又缓急适当的改革举措 , “公忠体

国”的道德风范和“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 ,这些是蔡

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能在极短的任期内对早

期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最重要的个人原

因。当然 ,这种个人因素只有融入时代大潮之中 ,才

能充分发挥作用 ,那将是需要专文讨论的另一个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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